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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叙述被视为一种系统的意义生产，而人类现实则可被理解为一种叙述的效果。在电影美学研究中，研究者

们经常通过电影实践方式、现实意义和视听表现等不同层面来理解和阐释现实主义。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作为现实

主义类型的典型，则将真人真事设置进故事性文本中，并通过对事件、叙述规模以及情节中因果联系的设定完成意

义的创造，构建话语以思考某一真人真事的现实意义。由此，现实主义效果又推动着受众对电影“成真”的判断，把

真实作为考量其美学意义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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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早已在各种不同媒介形式( 如电

影、小说、绘画和戏剧) 中出现，且在不同的研究

领域被反复强调。在电影美学研究中，研究者

们经常通过电影实践方式、现实意义和视听表

现等不同层面来理解和阐释现实主义影片。而

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作为最为契合现实主义需求

的电影类型，在真实感塑造、镜头表现和受众的

心理感知方面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分析价值。

一、叙述成就现实意义

现实主义可以被看作是“现实效应”，即意

味着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中长镜头提供的此种

风格特征。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风格，强调的是

受众对真实事物的熟悉度，强调跨越文本界域

目睹到真实。［1］65－68如一部小说，“它可以是某一

段大量的细节描述，正是对细节的描述，提供了

一个世界的感觉，并吸引注意力，因为它是简单

的叙述型存在”［2］，通过叙述吸引受众对所创

造世界的感知; 如在电影中，声音和视觉时刻体

现着电影在捕捉和记录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这种策略时常也用在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中。在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拯救大兵瑞

恩》( Saving Private Ｒyan ，1998) 的开头抢滩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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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的拍摄中，被海岸上德军的机枪、迫击炮打中

的士兵掉入海洋之后，在海洋空间中的枪声、人
声与跌入海洋的呛水声等交叉出现，又伴随着

记录式的战争画面，在美德两军双方的视角范

围内来回切换。阿巴斯《生生长流》( And Life
Goes on，1992)“在纪录的现实与故事的真实间

完美 的 切 换”［3］，它 们 现 实 的 呈 现 都 离 不 开

叙述。
可见，叙述被视为一种系统的意义生产，帕

克也认为据此所有的人类现实都可被理解为一

种叙述的效果，“现实和虚构之间的微妙边界便

已经被打破”［4］; “艺术源于生活，但对实在世

界的机械复制反而会抑制创作的生命力; 电影

是关乎叙事的艺术，利用非虚构元素进行创作

的电影也并不意味着全面忠诚地搬演和还原物

质现实。”［5］正是如此，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内

现实并不是通过它与“外面”真人真事的对应

而合理化的。在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中，现实是

通过它自己的叙述结构，产生它自己的真理。
真人真事改编电影就是将真人真事设置进故事

性文本中，并通过对事件安排、叙述规模以及因

果逻辑的设定完成意义的创造，真人真事改编

电影在叙述中也只是“平衡好历史与虚构之间

的度”［6］，塑造了真人真事某一方面的现实意

义。约翰·伯杰( John Berger) 便认为现实并不

是给定的，“我们所说的‘真实’———是一种想

象的建构。”［7］想象力将人们的经验片段连接

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它通过选择和安排事件形

成时间、规模和因果关系来创造叙述。
在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中，创作主体在面对

事实的时候，发生过的事件虽然是客观实在，但

对文本创作主体来说没有属于他的特定意义。
真人真事之所以具有现实意义，正是创作主体

在进行文本创作的过程中将其通过声画系统叙

述出来。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作为故事性文本，

它有意地在文本叙述中构建现实，通过叙述把

与人物、事件相关联的事实表现出来，给予受众

一个能够感知的“真实”环境。叙述在成就现

实意义的同时，也使得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作为

一个符号系统，具备了现实主义色彩。

二、现实主义色彩与真实感相辅相成

现实主义色彩与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中的

“真实感”相辅相成，互相成就。在真人真事改

编电影中，现实的作用就是去加强电影的真实

感，相较于其它虚构性电影，真人真事改编电影

的现实更具有真实感。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现

实主义有其特定的真实背景或真实人物事件的

植入，同时，真人真事改编电影具有反思现实的

特性，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揭示现实的话语体

系，是在虚构与纪实两大文本类型融合之下产

生的独特的现实主义文本。
( 一) 从日常现实到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中

的现实

对真人真事改编电影而言，越现实就意味

着离实在世界越近，也就意味着可能会越真实。
麦 茨 在《对 电 影 中 现 实 的 印 象》( On the
Impression of Ｒeality In the Cinema) 中特别强调

了电影中运动的真实性:“因为运动从来不是物

质( material) 的，而总是视觉的，再现它的外观

就是复制它的真实性。”［8］“实在感”促成“真实

感”的创造，现实作为一个大背景，是文本形成

“实在感”的摇篮( 底本)。一部电影要想具有

现实主义色彩，就必须将人物和动作置于一定

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中。这更接近于巴赞的理

解，巴赞对现实主义的刻画便更集中于一种透

明的形式，在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电影实践中

也是如此。
真人真事改编电影在增强现实主义色彩

时，依赖社会和历史背景，因为创作主体要制造

现实感就需要追求一度区隔和世界的那种透明

效应。“事物可以被知觉，被记忆，因此可被意

识作‘现实的’”［9］。对现实的渲染是重要的，

它依赖所有可被意识作“现实”的历史素材( 事

实材料) ，但是对更加真实的现实的渲染则是真

人真事改编电影不停思考的，创作主体亦不断

思考着如何强化审美手段，通过增加或剪辑镜

头捕捉现实元素。现实背景植入后，真人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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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电影获得的是一个表达体系，在这个表达

体系之中，现实元素都可以“更多”地出现在银

幕上。巴赞所说的这种“多”不是量的，而是质

的，它衡量的是把握被再现对象的本质的程度。
本质则是通过整体性来实现的，它被理解为“融

贯性”( coherence) ［10］或有译者所言的与现实整

体相关的连贯性。真人真事改编电影需要一个

现实素材的进入和融贯，进而在电影叙述的表

达体系之中，尽可能地维持电影世界的连续。
真人真事的电影改编作为艺术创作活动，

其中心本质的确是表现了一种研究者和电影创

作者眼中比复制更真实的现实。巴赞便从日常

生活的现实出发，以导演所表现的更大的现实

结束，“真实”和“现实”(“real”and“reality”)

的概念始终在巴赞的分析中，于艺术家而言，他

们创造的现实比现实更真实。具有现实主义色

彩的真人真事改编电影，其创作主体也是从日

常生活的现实出发，通过电影叙述构建电影中

的现实，基于这个原因，“更大的实在”( greater
reality) 一直都在等着人们去看［11］。正如编剧

张冀所言，“创作现实主义的电影有一个基本方

向，先还原，先进现场，先到人物中去，但是不能

拘泥于还原。”［12］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作为一种

艺术创作，它保留了经验主义的艺术特征，从真

人真事来又表现现实: 通过叙述对象所对应的

现实对象获取意义，并通过主客体同时发挥作

用塑造电影空间内的“真实感”。
( 二) 真人真事改编电影构建揭示现实的

话语体系

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不是单纯地复刻历史

事件，而是锚定于社会现象，构建一个揭示现实

的话语体系，传递思想认知。早在电影出现之

前，现实主义便作为美学运动在小说、戏剧中出

现，在与电影一样依赖媒介的绘画中，也大受追

捧。正因如此，现实主义形态在电影中常常与

物质性媒介形影不离，巴赞便提到:“现实主义

电影理论如此强调那些可以增强被认为是特定

于电 影 媒 介 的 技 术，比 如 渲 染 世 界 的 物 质

性”［13］或者“通过揭示电影媒介的现象学性质，

使时间的流动直接可见”［1］185。但是也有不少

研究者认为，现实主义的概念不仅与媒介的特

定属性( 移动的图像) 和特定的技术( 长镜头)

有关，内容方面也需要考虑，例如对社会问题的

强调，对社会热点、新闻时事的关注，对“英雄”
或平凡的描述等。如汤普森所说的，“在过去的

几个世纪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这样一种

观念: 被客观呈现的底层人物的生活比中上层

人物的生活更现实。”［14］这源于创作主体的社

会意识和对社会问题的敏锐度，当然，现实主义

式叙述不只是面向底层人物，只要是在生活中

经受过苦难、体会过悲痛的某一类群体及他们

的生活，都可以渗入叙述的意义系统。卢卡契

谈现实主义小说时曾言，“关于现实的主观主义

的、被歪曲了的余音，人民绝对无法把它重新翻

译成自己生活经验的语言”［15］，即人们通过这

种感知现实的方式认识自我、了解他者以及熟

悉社会百态。
中国近几年的真人真事改编作品就都体现

出对特定社会人群及社会问题的关注，如陈国

辉执导的根据“救助新疆和田断臂男孩”事件

改编的电影《平凡英雄》( 2022) ; 张艺谋、张末

以抗美援朝战争中“冷枪冷炮”运动为切入点，

合作执导的根据“冷枪英雄”张桃芳英勇事迹

改编的《狙击手》( 2022)。文牧野执导的《我不

是药神》( 2018) 则把目光投射到慢性粒细胞白

血病患者群体，并以抗癌药为线索，把商业、法

律、道德和亲情都融入其中，关注中国的医药价

格、偷卖仿制药、冒牌医生诈骗钱财、医保政策

等各方面的社会现实。陈国辉执导的《烈火英

雄》( 2019) 则专注于中国消防警察，杜斌的《天

堂的张望》( 2020) 聚焦与病魔抗争的小女孩，

刘伟强执导的《中国机长》( 2019) 则把目光投

向机 长、乘 务 员、地 勤 人 员 等 与 航 天 相 关 的

职业。
不难看出，电影已成为当今表达现实的重

要媒介，它关于现实的话语体系的建立，得益于

真人真事改编电影把叙述对象放在实在世界的

人及围绕他们的生活事件身上，由此更加地贴

近受众。虽然戈林·麦凯波( Colin MacCabe)

不认为电影是在一个透明的瞬间揭示真实，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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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认为，“电影是由一组话语构成的，而这些

话语，在允许主体和客体的位置上，产生了一定

的真实”［11］。麦凯波由此注重受众在现实主义

中的重要位置，他谈到，“经典的虚构电影，在可

能是错误的言说话语和保证真理的视觉话语之

间有着至关重要的对立———视觉话语揭示了一

切。为了建立这种对立，受众必须被放置在一

个形象被视为主要的位置。”［11］真人真事改编

电影的创作主体与此理念不谋而合，真人真事

改编电影正是取材于受众所生活的世界，把受

众的主体认知融入到电影之中。强调关注受众

就是关注受众的生活和受众所处的世界以及受

众会遇到的社会问题，因为真人真事改编电影

是最标准的源于生活的艺术作品，它体现着人

之生活，如果远离受众，就不可能实现其剖析现

实的功用。
不仅如此，关注社会问题、重现历史精神和

体现时代特征等都是构建话语体系不可缺少

的。真人真事改编电影意识到现实主义的主导

地位，注重人物与事件的典型与真实。在它被

创造的同时，就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必然具

有时代特征。如“在欧洲大陆的传统中，由于新

现实主义作品的涌现，特别是罗西里尼，戈达尔

的电影掀起了对电影的研究，他们的作品通常

以表现的过程和被表现的问题为对象”［16］。真

人真事改编电影的现实风格，是将电影镜头和

电影叙述内容锚定于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将

著名的历史或新闻事件作为再现对象。它把对

现实的表达和关注提升到了较高的层次，又因

为它较大程度地呈现了受众身边的真人真事，

所以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现实就更具有时代特

色。同时在面对这样的电影实践时，创作态度

就必然是严肃而深刻的。
( 三) “严肃”与“深刻”并存

真人真事改编电影包含现实主义特色，不

仅仅是一种电影实践，还是一种电影创作意识

的融入，或包含更严肃的创作态度，如有学者强

调，“现实主义不应停留于对生活的真实再现，

它不是简单的描摹生活。现实主义要求艺术比

生活更深刻。”［17］正因为真人真事改编电影锚

定于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才使得它的这一效

果或特征显得更为突出。真人真事改编电影对

真人真事的叙述和社会问题的揭露是严肃而深

刻的，如果没有深层次的电影意义，那么真人真

事可以用任一形式来呈现。
真人真事改编电影具有现实主义力量的重

要一点，是它们同样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

响。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相较于其它类型的虚构

电影，或许更强调现实主义特色，它表现的是符

合某一确定群体的角色，强调情节元素和与现

实一致的想象或虚构，这使得真人真事改编电

影比其它电影更容易被接受。真人真事改编电

影实际上与宣称真实，追求现代科学精神的，指

涉实在世界的现代小说一样，“建构了实证性

‘真实’，在素材上取自同时代生活，手法上具

有反思或反讽的功能”［18］。真人真事改编电影

的这种深刻性就会更强调符合社会世界和大众

心理。
除此之外，真人真事改编电影在充分表现

现实主义的同时，有学者认为“它在电影中创造

了自己的元素的混合，既可以平易近人和引人

入胜，又可以‘严肃’和‘深刻’( deep)”［19］。这

意味着无论影片本质上是历史性的、心理性的、
社会性的还是回忆性的，故事都包含了想象的、
阐发的虚构内容，而这恰恰使真人真事改编电

影更突出的正是现实主义力量下所凸显的文化

价值、思想价值和精神力量。如此，它不仅仅强

调现实，还从真人真事改编中透露内在真相。
即使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来的带有怪谈色彩

的电影，它们也表现出严肃的态度。马克·佩

灵顿执导的电影《蛾人的预言》( The Mothman
Prophecies ，2002) 所根据的可查的事实报道大

致如此: 在 1966 年和 1967 年，西弗吉尼亚州波

因特普莱森特的居民目睹了一个奇怪的生物，

该生物具有黑翅膀，还有着类人的生物比例和

发光的红眼睛。1967 年 12 月 15 日，连接波因

特普莱森特和俄亥俄州加里波利斯的银桥倒

塌，炸死 46 人，该地区许多人便指责其为类人

生物蛾人所为［2］。这部宣称真人真事改编的电

影正是通过这个骇人听闻的真人真事进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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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又通过罕见故事的外衣挖掘其中的深刻性，

力求现实主义色彩的融入。一方面，人们清楚，

人为维护不力是事故的主要原因。人们心照不

宣地都选择冷漠回避和推卸责任，不少观众理

解为这是电影对人规避风险时第一反应或下意

识举动的一种讽刺; 另一方面，既然该生物作为

死亡预兆的声音当下依然存在，这便引起人们

对该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三、从大“现实”到大“真实”

现实 /真实既是一种道德标准，也是一种审

美标准，这已是学者共识。“现实主义———相对

于现实———是幻想在电影评论硬币上真实的另

一面”［21］。所以萨拉·迪基( Sara Dickey) 会认

为“日常的‘现实’不同于‘现实主义’。现实主

义不仅是幻想，也是一种建构，有着自己的历史

和习俗。”［20］现实主义的作用也不止步于真人

真事改编电影的“真实感”，而是置于大环境之

中，作为对历史的理解，给集体提供特定的感受

和慰藉。如陈犀禾对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

念所作的论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念强调

的是文艺作品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结合，其中倾

向性是核心，对真实性的强调是为了更好地服

务影片的主题，更有效地达到教育和宣传的目

的。”［22］现实与真实相互依赖，彼此成就。
真人真事改编电影将历史事件情节化、情

感化、集体化、戏剧化。通过演员和事件见证

人，电影给予历史事件以胜利、失败等结局，又

给受众和观者以痛苦、绝望、冒险、苦难或喜剧

等内容。真人真事改编电影通过物质性媒介如

电影镜头彰显其特殊能力，如人脸特写、蒙太

奇、图像并置、音效及背景音乐等，来提高和强

化受众对银幕上所描绘的事件的感受。如此，

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使真人真事更具情感化、公

共化，并使得受众通过移情感受到更多的时代

意义，“比如‘真实性’，就不一定要求是现实外

在的真实，也可以包括内在的心灵真实。”［23］因

此，真人真事改编电影提出了以下问题，这同罗

森斯通对历史电影提出的疑问如出一辙: 受众

希望情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历史范畴? 情

感是历史理解的一部分吗? 简而言之，电影是

否通过让人们立即而深刻地感受到特定的历史

人物、事件和情景，从而增加了人们对过去的理

解? 显然可以给予肯定的答案，这是一种元理

解或元阐释。受众对真人真事的理解就建立于

情感上的共鸣和理解，如果事实是真实的基础，

那么情 感 和 心 理 真 实 则 是 大“真 实”的 基 础

元素。
( 一) 真 人 真 事 改 编 电 影 镜 头 下 的 情 感

真实

植入现实背景、指向现实世界是真人真事

改编电影的惯例，在追求现实主义色彩的系统

内，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中的现实元素是融合了

感性认识的被重新构成的叙述，它构成的文本

的精神状态必然包含主体的情感、理解和态度

等心理因素。电影中的现实、真理和真实性的

概念有多种形式。巴赞主张在虚构电影中呈现

一种社会现实主义的形式，“实际上假定了一种

精神态度; 它总是通过艺术家看到的被他的意

识折射的现实( 不是他的理性，是他的激情或他

的信仰) ，这些从分离的元素中重新构成”［24］，

而洪美恩( Ien Ang) 则支持虚构叙述中另一种

固有的“真相”。洪美恩主张的是一种情感现

实主 义，“它 是 暗 示 ( connotes ) 而 非 指 示

( denotes) 的，即根据人物与受众自身生活经历

的共鸣来判断人物的经历和情感反应; 该系列

还应有‘真实生活’元素”［25］，它更像是借隐喻

而成。例如特写镜头突出了演员情感上的细微

差别，同时向受众表明了与情感的相关性，借助

音乐和表演，情感又呼唤着受众对电影叙述产

生共鸣。
在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创作主体创造情感

真实的过程中，情感的传达和理解都依赖镜头，

遂现实主义又必然与视听媒体有关。电影的视

听技巧为解读创造了一定的情感真实性，即使

情节中的事件与日常现实相去甚远，但它们对

情节中人物的情感共鸣为受众构建了认同点。
在投入情感的瞬间，受众可以轻松地进入暂停

怀疑、悬搁不信任的阶段，并在一个相信内容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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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水平上与电影叙述连接。受众被邀请进入

到故事中的现实，不是镜像的真实的现实而是

作为构建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包含了演

员对实在世界的回应、合理性的事件安排、密切

相关的真实人物的情感，以及情节和故事性文

本中的其他人物。这种进入“另一个世界”的

情感体验，即是在情感真实层，受众暂停了对虚

构内容的怀疑，就像理查德·艾伦( Ｒichard Al-
len) 所 说 的“体 验 投 影 错 觉”( experience
projective illusion) ［26］。如此，在真人真事改编

电影中，创作主体正是通过具体的镜头营造的

情感真实现象，通过电影镜头语言( 尤其是一些

导演惯用的强调真实、缩短主体间距离的电影

镜头) 的使用实现视觉真实和情感真实的融合，

吸引受众沉浸其中，理解情感真实。
1．携带“客观感”的长镜头

在故事性电影尤其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中，

“最真实”的风格被广泛理解为一种结合了电

影专家常提到的深度聚焦的现实主义模式，“这

种模式使所有的框架元素都保持同样的尖锐，

以及长镜头，从而避免突出电影的蒙太奇———
因此也就避免了它的构造性质”［27］;“它令受众

陷入影像世界中并认同其中的规则，从而‘感

觉’到‘真实’。”［28］不同于一般的故事性电影，

虽然它们也有运用长镜头烘托氛围和强调情绪

的作用，但真人真事改编电影更注重事实在当

场、当时的呈现。在陈可辛执导的《亲爱的》
中，黄渤扮演的彭高峰被媒体人邓飞帮助一段，

彭高峰举着写有“寻子”二字的照片面露愁容

的一段长镜头表演，把“最真实”的情感流露出

来，以衬托沉重和悲戚。“‘长镜头理论’主张

借助摄影机将一定视野内的人物与景物关系，

以及人的命运都如实地收入画框，以保持时空

的客观真实性”。［29］再如《大决战: 淮海战役》
( 李俊、蔡继渭，1991) 中黄维十二兵团有长达

两分钟的长镜头，行军镜头由坦克和机械化步

兵开始，进而转向行进中的六列步兵，快慢队列

错落有致。电影中长镜头的使用，将一支部队

的战斗力和战争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情绪的

真实感和场面的震撼力更耐人寻味。

巴赞非常关心电影与现实的关系，因此他

避开了任何强调独立的、有表现力的场景捕捉

的可能性或任何其它类型的电影。巴赞捍卫他

的观点，且尤其喜欢长镜头，“首先是因为它时

间的现实主义: 长镜头的时间就是事件的时间，

他的例子是弗拉哈迪( Flaherty)。”［30］通过长时

间的拍摄，电影最明显地沉浸在自己和电影现

实主义中。另外，“对于长镜头和深度聚焦的摄

影技术，巴赞也很喜欢所谓的‘事实’，并通过

镜头传递给受众，通过时态省略号的使用去预

测( 结合) 人们可能会说的内容”［31］。正因为长

镜头最优地还原真实情况，烘托现场当时的气

氛，强化事件真实性，所以它不仅被用在纪录片

中，也被常常用在各种各样的真人真事改编电

影中，仿佛电影中故事情节推进的每一步，受众

都一同参与。
即使如“数字长镜头虽然是由很多特效技

术所建构和合成的，然而它令受众陷入影像世

界中 并 认 同 其 中 的 规 则，从 而‘感 觉’到 真

实。”［32］由萨姆·门德斯( Sam Mendes) 导演的

一战剧情片《1917》( 2019) ，从他的祖父、作家

和 一 战 老 兵 阿 尔 弗 雷 德·门 德 斯 ( Alfred
Mendes) 分享的战争故事中获取大量灵感，并在

电影中以扩大战争残酷的叙述展开了改编。导

演门德斯在接受《娱乐周刊》( Entertainment) 采

访时表示:“我只是想让受众参与到整个旅程中

的每一秒，并将这部电影描述为两小时的实时

拍摄。我希望他们能和他们一起迈出每一步，

呼吸每一次呼吸。这是一个情感上的决定，但

它显然提出了一堆相当棘手的技术问题，但这

也是乐趣的一部分。”［33］

2．强化主体关系的相机镜头

现实主义效果中常常出现的相机( /捕捉)

镜头，也为受众、观看者和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中

的主要人物之间建立了一系列复杂的关系。谭

也认同电影把相机作为特殊角色发挥特殊功用

这一观点，由此电影促使着故事中观者、实际观

者身体上的延伸，延伸至对故事情感上的忠诚

和信任。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基于相机的情感

现实主义得以实现和加强。如特瑞·乔治执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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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卢旺达饭店》( Hotel Ｒwanda) 中战争升级

时，一辆来接欧洲游客的救援大巴到来。镜头

中，一边是依次排队上车的白人们，另一边是拥

堵在门口的难民们。这是个雨天，饭店员工还

在恪尽职守帮白人们打伞，告诉前来避难的孤

儿们，没有他们的座位。大巴启动后，欧洲女人

抱着狗坐在车上，欧洲男人举起相机拍下门口

的难民。相机里拍的是目送大巴车离去的酒店

员工，而他们的目光被相机捕捉的同时又在捕

捉拍照片的男人和大巴车上得到救援的看向他

们的白种人。
萝拉·多 尔 伦 执 导 的《芬 妮 的 旅 程》

( Fanny’s Journey，2016) 更是将照相机的捕捉

镜头融入故事叙述中，例如当女主芬妮第一次

拿出照相机，对法国所在的寄宿处拍摄床铺正

上方的月亮时，电影通过她此刻的相机镜头回

到了她的父亲手里的相机镜头: 父亲正举着相

机给簇拥在母亲身边的她们拍照。突然，相机

一回转，又是落寞的姐妹挤在小床上，只得依赖

彼此。在《芬妮的旅程》的很多场景中，相机不

仅成为见证者，还成为回忆的凭证。
记录正在发生的瞬间，无论是手机还是相

机，都能给予观看者一种情感撞击体验。在叙

述者眼里，他( 她) 所看到的，是颇具记录意义

的。对电影受众而言，他们所看到的主人公看

到的内容，携带着当时的真实感受。所以“( 照

相机和银幕上的物体的) 运动在受众中起到唤

醒作用”［34］，这样的镜头在真认真事改编电影

塑造真实性上，独特且颇有作用。
3． 减距的观看镜头

同样，通过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中的观看镜

头( The viewing lens) ［35］，受众看到电影，并与镜

头后摄影师、镜头中人物产生关联。这些当然

如兰姆所言是想象的，对方的存在只是从镜头

后面提供给观众的一种“感觉”。然而，恰恰是

这种关联让受众直接与电影中人物“对等式交

流”，既缩减了突破银幕的距离感，另外又“从

受众接受心理来看，这种在场性的幻觉能给受

众带来更强的优越感。”［36］如韩国郭景泽执导

的电影《极密搜查》( The Classified File ，2015)

中，警察孔吉勇和道士金钟山面对镜头后的受

众对视，与此同时，“受众参与进这种主体性的

构造中，叙述空间( diegetic space) 内引入了镜

头的关联性流动性的可能性”。［35］传统的电影

制作技术也通过使用特写镜头来鼓励这种投射

的错觉。
在实现投射幻觉的过程中，兰姆还认为，受

众展示了一种习得的能力，是能够解读传统电

影制作的线索，如图像的连续性、蒙太奇剪辑、
声音和音乐的配合，这些都作为构建现实的标

志。受众阅读影像，进而能动地参与叙述，了解

到这 些 图 片 不 是 作 为“事 实 的 反 映”( a
reflection of actuality) ［35］，而是作为一个“虚构

的现实”( fictional reality) ［35］，如此，在这个构建

的现实中，构建的情感现实吸引着受众脱离现

实生活进入构建的世界之中。因而，长镜头、观
看镜头、相机( 捕捉) 镜头、跟拍镜头、镜头抖动

设计、剪辑和声音制作等电影技术与真人真事

一起共同构建了电影叙述世界，且包含着“大真

实”。
( 二) 营造心理真实

真人真事改编电影虽然不是依赖感知技术

的发展而发展的，但它可以赋予受众可感知的

真实。
首先，这种感知性真实关注个体心理。不

一定是 VＲ 带来的视觉效果或身体触碰感，真

人真事改编电影中的具有参考意义的真实图像

也能增加真实感，相较于其它虚构或虚拟类影

片，真人真事改编电影更能实现心理真实。类

似于传记的发展，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也是文化

自指、自纠、自察的产物，也是对个人生活的关

注。有学者提到，对个人生活写作如自传、传记

的蓬勃发展，源于人们通过关注自己生活中切

实的体验和经验，可自由地选择生活世界中的

事实，以邀请受众讨论其现实意义。大卫·洛

奇( David Lodge) 在出版了 13 部非常成功的小

说之后便曾言，“如果自我是一部虚构作品，它

可能就是最高的虚构”［37］。如此，关于自我的

事件可能是断断续续、支离破碎的，但人们可以

依靠叙述将这些碎片整理成一个整体，因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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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比人类自己更了解生活，更关注个体的情

感、心理。
其次，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现实，是创作者

的主观表达且受众可领悟感知到的。现实从来

不是一件东西，而是如黑格尔强调的一段“过

程”，只需要拨动叙述的万花筒，它就会进入一

个全新的安排。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中的创作主

体关心的是虚构如何转变甚至构建事实，而不

是唤起人们注意区分叙述过程和它所叙述的对

象。通过不同的途径，无论现实主义是什么，它

都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真人真事改编电影和

现实最终是不可分割的。在洛奇看来，现实是

主观的和相对的，有多少种声音就有多少种现

实来表达它。他认为这种后现代认识论、认知

叙述学和生活写作之间的融合导致了一种人们

都熟悉的论断:“现实是最高的虚构”［37］，同时，

它还是一个更大范围的真实。正如周星对真人

真事改编电影《战狼 2》里冷锋反击行为所做的

评价:“这里已经是触及表现现实的真实感———
人们透过影像世界感知心里的真实需要和情感

期望”，“现实性是本质上对现实的价值判断，

是透过现实触及更深入内里意义的透视。”［38］

当人们能够感知现实的时候，这个被描述

的对象就具有“成真”的可能性。笔者曾在分

析可能世界所具有的或然性真实时就已提到，

想象世界的存在是以求真为目的的。巴里尤其

重视“成真”( truthmaking) ，成真包含两个方面，

对应于判断与现实的两个契合方向: 一方面，现

实通过决定哪些是真实的来限制判断的实践。
这就是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第一步，它通过判

断真人真事进而将其叙述进电影文本。另一方

面，经由心理判断而形成的真实，是形成文本真

实的重要动因。“我们的判断实践影响现实本

身，在微弱的意义上，当我们作出( 真) 或有的

判断，然后我们因此———有意或无意地———描

绘出相应的真相，使真实成为主要成分。”［39］

以罗伯特·利伯曼执导的 电 影《天 空 之

火》( Fire in the Sky，1993) 为例，电影中包含了

电影史上最诡异的外星人绑架场景之一，它却

宣称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1975 年，一个名

叫特拉维斯·沃尔顿的林业工人在亚利桑那州

雪花镇附近工作，突然，一个碟形飞行器进入了

他们的视野，发出一声尖锐的嗡嗡声，沃尔顿接

近飞船，被一束巨大的能量束击中。他的同事

们以为他已经死了，便丢下沃尔顿逃跑了，但五

天后，沃尔顿出现在镇上的一个电话亭里，他还

声称自己被外星人绑架，并在一间类似医院的

房间里接受了医生对他的检查。《天空之火》
用强烈的夸张感将绑架这一特殊元素戏剧化，

虽然许多人今天认为这是一个骗局，如认知心

理学家苏珊·克兰西就指出，沃尔顿的描述只

是 NBC 电视台播放电视电影《不明飞行物事

件》后出现的众多“绑架报道”之一。然而，故

事原型人物沃尔顿直到今天仍坚称这是事实，

认定自己曾遭受外星人的绑架。① 电影的实际

意义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戏剧表达，而是体现

出对真实的“信仰”。
最后，心理真实是真人真事改编电影追求

的更大的真实，也是更高的真实效果。真人真

事改编电影中的现实主义色彩是因为实在世界

中真人真事创造的“真实感”才产生的，而现实

主义又推动着对电影“成真”的判断，把真实作

为考量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美学的主要成分参与

进电影判断。明斯特伯格和当今的受众一样，

对电影叙述故事所带来的真实性感到着迷，他

将电影体验描述为一种“独特的内在体验”，由

于现实和图像再现的同时性，“使我们的思想进

入一种特殊的复杂状态”［40］。情感真实和心理

真实是不能分割的，在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中，在

两者带动人们参与复杂的心理体验时，也成就

了真人真事改编电影更大的真实效果。所以，

李道新评论真人真事改编电影《没有过不去的

年》( 尹力，2020) 时会认为，“有些镜头就是一

晃而过，但是给人感觉这就是世界，这就是社

会，这就是生活本身”，这便使“受众一旦产生

共情，把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情感带入进去”［41］。

① 参见 https: / /www．looper．com /220769 /sci－fi－movies－inspired－by－real－life－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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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真事改编的真实就是如此，并不需要记录

材料的堆砌，“生活本身其实并不能为‘真实’
背书，人们需要某种特定模式的虚构才能抵达

‘真实’”［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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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s Based on Actual Events: A Conventional Ｒealistic Narration

ZHAO Yuping / Institute of Semiotics and Media Studies，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5，China

Abstract: Narration can be viewed as a systematic generation of meaning，while human reality can be deemed as a narrative effect．

In the study of film aesthetics，researchers often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realism through different levels of film practice，practical

significance，and audio－visual expression． As a typical genre of realism，films based on actual events incorporate real life and actual

events into storytelling texts，and create meaning through the setting of events，narrative scales，and causal connections in the plot

with discourse construction to reflect on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a certain actual event． As a result，the effects of realism moti-

vates the audience’s appreciation of the“reality”in the film by taking reality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to consider its aesthetic sig-

nificance．

Key words: films based on actual events; realism; reality


